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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太仓老地名”：江尾海头浏河镇
□袁晔 陈秉钧

浏河镇的地理环境

浏河镇位于太仓市东部长江
口南岸，今行政辖区包括原浏河
镇、新塘镇。浏河镇东濒长江，与
上海市崇明岛隔江相望，南与上海
市宝山区罗泾镇、嘉定区华亭镇交
界，西和娄东街道毗邻，北同浮桥
镇接壤。总面积68.57 平方千米
（不含长江水域面积），浏河镇人民
政府驻郑和大街99号。

境内浏河（旧名刘河，古称娄
江）自西向东流入长江口，沪宜高
速、339省道横跨东西，太新路（338
省道）、浏翔路、浏浮路纵贯南北。

浏河镇的历史渊源

浏河镇是长江入海口的古
镇。春秋属吴地。秦汉属娄县。
北宋景祐年间形成集市，是历史上
著名的渔、盐集散地。元称刘家
港，明称天妃镇，属太仓州。漕粮
北运，海贸隆盛，自古为海运的重
要港口，史载“巨艘大舶栉比，番商
富贾云集。外夷珍货棋置，户满万
室”，被誉为“六国码头”。航海家
郑和以此为基地七下西洋，亚非各
国使节、巨商络绎不绝，声名远
播。浏河又是江防要地，此地曾设
浏河堡、阅兵台、海关等设施。后
来随着罢海运，浏河口暗涨横沙，
巨艘绝迹，经济日渐衰落。加之屡
遭战祸、水灾，破坏严重。民国十

三年（1924），为避免与其他省的刘
河（如湖北蕲春县刘河镇、安徽肥西
县刘河镇等地名）相混淆，将“刘”改
为“浏”，定名为浏河镇。

浏河镇的行政沿革

浏河镇1949年5月属浏河区
浏河镇。1954年 8月为县属镇。
1958年12月并入浏河人民公社。
1963年2月从浏河人民公社析出，
恢复县属镇建制。1985年8月浏
河乡（1957年7月浏新乡、桃源乡
合为浏河乡。1958年9月建浏河
人民公社，1983年8月浏河人民公
社复名浏河乡）并入。2000年7月
新塘镇（1966年析陆渡、浏河、茜
泾等公社地建新塘公社。1983年
改称新塘乡。1993年撤乡设新塘
镇）并入。截至2011年末，全镇辖
东仓、何桥、新闸、闸北、浏南、万
安、张桥、新塘八个村及其所属
403个村民小组，复兴、渔村、新
塘、河北、闸北、紫薇苑6个社区居
委会及其所属 133 个居民小组。
有常住户15361户，49879人。全
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1.06亿元，
地方财政收入3.18亿元，工业生产
总值113.0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17373元，获全国综合实力千强镇
称号。

浏河镇的产业特色

浏河自古为海运的重要港口，

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昔日甚
为繁荣。明末清初后随着罢海运，
浏河口横沙暗涨，巨艘绝迹，加之
战乱频仍，致经济日渐衰落。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先后
两次发动十万名民工，拓浚浏河
塘，新建浏河水闸和一个小型潮汐
发电站，年发电量为 4.5 万千瓦
时。1978 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后，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工
业有机电、纺织、化工、建材、轻工
等行业。1985年总产值突破1000
万元。

20世纪90年代末，浏河镇形
成以机电、纺织、轻工、建材、塑料、
游艇等行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
渔业是浏河镇传统的特色产业，
2005年累计捕捞产量4.29亿吨，
产值1.48亿元。

浏河镇的文化传承

浏河镇历史文化悠久，浏河
渔民号子、妈祖祭拜仪式、灶头
画被列入太仓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名录。自21世纪初，浏河
镇年年承办江海河三鲜美食节
和江南牡丹文化节。境内有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代航海家
郑和七下西洋时祭神的天妃宫（妈
祖庙）和太仓市文物保护单位浏河
阅兵台、吴健雄墓园、朱氏老宅
等。另有吴健雄启蒙就学的明
德楼、国画大师朱屺瞻的梅花草
堂等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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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草原来我从草原来
□卓娅

宅家的日子，心思辽阔。岁月的碎
片在脑海中穿梭，时光在回忆中老去，
沉淀下来，有些情节清晰地浮现。

“黄毛”是我家族的标志。不仅仅
是金黄色的头发，连眉睫毛、眼睛都是
棕色的。小时候听长辈说，祖先是外来
民族，从西北大漠逐步迁徙到中原。“我
是谁？”“从哪里来？”这样庞大的哲学命
题，在一个小孩的头脑中形成了天马行
空的遐想。

那年初夏，我来到内蒙古与河北接
壤的塞罕坝草原，竟然发现自己也许真
是马背上民族的后裔。

走出木兰围场的原始森林，辽阔的
草原展现在眼前，我迫不及待地想奔驰
在大草原上。我的坐骑比较高大，棕色
的皮毛油光发亮，它大大的眼睛看着

我，嘴里“卟哧，卟哧”地和我说着话。
我第一次骑马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双手
紧紧抓住缰绳，双腿紧紧夹住马肚。其
实这些马早已被驯服得温顺，在主人的
牵引下，一摇一摆地踱步慢行。

涉过一条小溪，从一个凹口走出，6
月的草原，小草萋萋，点点嫩绿随意地
泼洒在蓝天之下。远处起伏的沙波像
海浪一样，一波又一波环绕着草原，绿
与黄之间互相牵连着，纠缠着。寥寥无
几的树木散落在草原上，顶着蓝天，寂
寞而又苍老。草原和荒漠呈现出苍凉
无声的梦寐，虚旷无影的出世之境。
我好像突然从一条长长的隧道里走
出，眼前一亮，紧绷的神经松弛下
来，紧握缰绳的手放松了，涌上一股
策马奔驰的冲动。我要求马的主人放

手让马跑起来，他在马屁股上轻轻拍
了一下，马便放开四蹄欢快地奔跑起
来，我的心与马有了共鸣，身子协调
地与马一起有节奏地跳跃。就在这一
瞬间，我惊愕于自己有似曾相识的感
觉，难道真的是冥冥之中的暗示？传
递着一种久远的信息。

草原以宽广、葳蕤的生机，给万物
任意挥洒的空间。草原是一幅画，是一
首诗，有阅不尽千秋百态的意境，有道
不尽千丝万缕的韵味。听牧笛长调演
绎苏武牧羊旷世的孤寂，看孤烟落日刺
痛昭君出塞无奈的离愁。此时的我和
前世的我融为一体，在草原上驰骋，白
云在广袤的蓝天上驰骋，我在天地间找
到了自己。有一种遐想和猜测，并没有
被草原的苍凉和寂静所掩盖，反而在极

致的辽阔中，更加细致和清晰。有时
候，想象比真相更贴切，更值得留在我
的生命中。别问我是谁，我来自偶然，
来自宇宙，来自这一片大草原。

微风拂动，大自然的原绿和本色是
一种清澈的沧桑，深藏的密语，在小草
萌动的缝隙间忽明忽暗，向每一个靠近
它的人传递生命的信息。青青小草，风
沙掩不住，野火烧不尽，挺起瘦弱的身
躯，鼓起强大的生命力，一波又一波涌
向苍凉，涌向永恒。

我的今生早已被江南的烟雨浸染
得细腻又柔软，被城市的繁华喧闹得
浮躁又琐碎。只有在这苍茫到没有任
何依附的天地间，才看到了生命的本
真，听到了从灵魂深处隐约传来的呼
唤。

每年一到这古人“彩线轻缠红
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的端午时
分，我总会想起母亲挎着装满丝线
布头的蒲篮，坐于家乡庭院满树榴
花下的情景，清风逶迤间，一盏盏
红灯笼似的花儿在枝桠间如顽皮
孩童，在俏皮逗趣地荡来漾去。母
亲用零碎的丝绸彩缎一针一线为
我缝制香荷包，空气里漫逸着清新
怡人的草药香。我拎一小蒲团时
而挨母亲坐下，时而又望眼欲穿地
瞅向紧闭的院门……

在那个味蕾寡淡的年月，一到
端午，看到爷爷手捧油渍渍的麻纸
包从集市归来，我便迫不及待地飞
奔过去，那里包的可是我舌尖最贪
恋的炸糖糕，咬一口味蕾生花般从
舌尖甜至发梢。有时稍有不慎将
碎渣撒于地上，立刻就馋得一群蚂
蚁围拢脚下，能急慌慌抢得打群
架。那金黄酥脆食之甜到发齁的
圆溜溜的小糖糕，就像打开我端午
记忆大门的那个“芝麻开门”的秘
咒，能瞬间将我送回往昔的漫漶岁
月。

家乡过端午有个习俗，此时麦
子已颗粒归仓，也便到了出嫁的女
子左手捧糖糕，右手拿黄杏，回娘
家探爹望母之时。而这一天，也是
我们与姨妈一家人亲切“会师”的
日子。如交换信物般，当母亲将亲
手缝制的一串香荷包递与表妹，姨
妈则给我的胸前系满了荷包。外
婆家在镇子上，出门走几步便到了
人流如潮的集市里，那里是我和表
妹童年的乐园。我时常牵了表妹
的手，一边美滋滋吃着酥脆香甜的
炸糖糕，一边穿梭在摩肩接踵的人
流里，而最吸引我们姐妹俩的，是
路边摊上的小人书。

漫忆间，眼前倏然出现“蒙太
奇手法”的切换，那年端午我静卧
病榻，小表妹买了我最爱吃的炸糖
糕，我含泪一点点咀嚼，平日里的
香甜之味，在那精神坍塌之时却如
品黄连，心间尽是苦涩。表妹满脸
疼惜为我揉搓着布满手术伤痕的
背部和已肌肉萎缩的麻木双腿，亲
亲的姐妹“相顾无言，惟有泪千
行”。

这个多年后的端午，亲人早已
去了那不可知的远方，我也漂至千
里之外“端午食粽”的他乡，可我舌
尖依然固执地独恋家乡那口与

“粽”不同之味。丈夫翻遍美食视
频，竟撸起袖子打算跟美食大咖来
一次大胆尝试。他在咕嘟嘟的沸
水中撒入白糖，边放面粉边快速搅
拌，随即又像个“老把式”，干练麻
利地把烫好的面团“啪”一声摔至
抹了油的砧板上，我则配合着用面
粉加白糖做馅料。最让我开眼的
是那平日在单位做仪表外框的手，
捏起糖糕来居然也能“依葫芦画
瓢”。一块面挤握于掌心摁个小
窝，裹上糖馅捏圆，随即一个个丢
入沸腾的油锅中，瞬间一锅糖糕像
鲜花绽放般开始膨大浮起，滋滋甜
香盈满鼻翼。炸至金黄滚圆我便急
不可耐地下箸夹起，虽无脆得掉渣
之感，倒也满口香酥，我就暂把这

“萝卜当人参”，慰藉一下那裹于舌
尖的满满乡愁。

若要问这与“粽”不同的糖糕
妙在何处，他日端午，你若游至“八
百里秦川”的太姒故里，不妨去老
字号的小吃店里尽情品尝，保准能
让你舌尖生欢食之赞叹。

糖糕
□金心

新造的水泥路旁，一条只剩半个桥身的小
桥仍然屹立不倒。沧海桑田，时间几乎征服了
一切，除了灰扑扑的它。它不似卢沟桥般有历
史意义，也不似东海大桥般气势恢宏、赵州桥
般精致秀丽。它就这么安静地在风中隐匿，等
待着底部的缝隙和淤泥连接，共同衍变成河流
的一部分。当你开车经过时，也许根本不会留
意到。我非常好奇这条桥的名字，忍不住去打
扰了附近的住户。许是因为这条桥年代久远，
老人们居然都不知道。抬眼望去，断桥旁紧挨
着西川饭店，放眼周围，一大片一大片等待成
熟的麦浪在摇曳，于是我暂且称呼它为“西川
桥”。对，就叫西川桥，这个名字真好听，它一
定会喜欢这个名字，毕竟它终于拥有了一个独
属于它的名字。

我婉拒了好友同游西湖断桥的邀请，然而我
每次回去，都要绕路去看看这条样式老旧甚至有
点丑的断桥。如今的乡村，西川桥已多久没被人
爱抚过，它心里一定有一点点孤单与自暴自弃
吧。我小心翼翼跨过草丛，伸出右手触摸它坚硬
又脆弱的桥身，一次又一次。它摸上去很老很老
了，但干涸的缝隙里依然长出了绿油油的茂盛的
小草，春雨淅沥，所有充盈的嫩叶都带着一颗感
恩的颤抖之心。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还未记事，据说爸爸抱
着我去外婆家，走的就是这条小路。

很小的时候，我骑在爷爷的脖子上。爷爷一
路给我讲奇闻趣事，我曾以为坐在爷爷肩膀上看
到的世界，就是全世界。

小时候，我经常坐在爸爸的凤凰牌自行车
前座，一路仰头数着星星，夸张地张开嘴巴，
以为星星会掉落在我的嘴里，幻想着能够品尝
到水果糖的味道。路边梨花的味道充斥在鼻
尖，张着嘴的我仿佛吃到了鲜甜多汁的梨子。
那时乡下没有路灯，天空中漫天星光指引我们
回家的路。

放学回家，我和弟弟悠哉地坐在爷爷的三轮
车上。我们俩数着路过的小桥、田地中辛勤劳作
的农民、站在树梢上唱歌的小鸟，以及爷爷奋力
蹬车时流下的汗珠。滴下的汗珠在阳光和清风
温柔的包裹下，化作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轻
盈地滚落到地上，悄悄吻了母亲一下后，马上化
作了滋养这方土壤的养分。

有时候天气好，爷爷会带着我们两个走路回
去，说是让我们锻炼脚力。依稀记得是在我三年
级的时候，那天我独自领弟弟回家，同行的还
有邻居小马哥。路边是成片的稻田，小孩子毕
竟玩心重，我们随手扯了路边几根稻穗，假装
自己在骑马，路上留下了几条长长的深深浅浅
的印子。没走多久，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我猛地一回头，看到一位大叔恶狠狠地说：“不
许跑！站住，不许跑！”我们一看这个阵势，哪
里还敢停留，扔了稻穗撒腿就跑，跑出去很远
一段路，才敢停下往后边瞧瞧看，身后的骂声
终于听不见了，我们才敢停下来喘口气，歇息
一会儿。

断桥之后第二座桥的两边是成片的农田。
第三座桥的边上有一棵高大的朴树，“70后”和

“80后”的小伙伴应该都玩过那个游戏，就是取
一根长度适中的竹子，把竹节截去，在竹子前后
两头放上朴树结的小果子，再拿一根削细的筷
子，在后头轻轻一捅，前面的果子就出去了，类似
于现在的打枪组团游戏。这个虽说是果子，但是
打在皮肤上可疼了。第四座小桥旁边有一个鱼
塘，里面拴了一条超凶的大狼狗。不知道为什
么，那次我经过的时候，这条狗居然待在外面，吓
得我冰棍也顾不得吃了，一路狂奔。但是我的速
度怎么比得了它，它扑向我的那一刻，我觉得心
跳都停止了，还好鱼塘主及时解救了我，我顾不
着道谢就往前冲。经过第五座桥后，没过几分钟
就能到家。我每次经过这条桥都用最快速度冲
过，因为第一户人家（特别是老太太）在村里比较
神秘，我们小孩子听多了故事，不敢停留，生怕看
见那个满脸皱纹的神秘老太太。

蓝蓝的天空飘着几片松散的白云，我走上断
桥，桥中央断裂处的碎屑掉入河中，不小心惊扰
了澄澈的湖面，漾开一圈又一圈细长的涟漪。小
河中大大小小的鱼儿时不时露出脑袋冒个泡，徘
徊在岸边蹦跶的透明河虾也时不时举起它温柔
的武器。这所有一切的可爱举动，对于隐匿于此
的西川桥来说，似乎已司空见惯。白色的风从河
面急速卷来，又快速消隐于桃林。“咕咚”“咕咚”

“咕咚”身边传来丢石子的声音。小男孩得意：
“今天你输了，罚你不能吃薯片。”小姑娘嘴巴一
撇，眼眶微红：“不算。”男孩一溜烟跑了，女孩在
身后急忙跺脚：“你等等我啊。”“不等。”……

不一会儿，男孩和女孩笑闹着消失于开满粉
色蔷薇花的拆迁小区。温暖的河水慢慢擦拭着
没入河面沉睡的丝丝青苔，轻轻抚摸桥身寒冷疲
惫的骨骼，一点一点牵引着星星与月亮，把坠落
的飞翔慢慢还给跌跌撞撞的麻雀们，最后，把迷
失的星星还给月亮与太阳，把迷失的太阳还给自
然与星星。从此，年轮的斑驳脉络，慢慢重新清
晰起来、重新流淌起来！

暮色渐深，河水渐渐下沉，一种光晕代替了
另一种光晕，封存了的揉碎的影子被骨头缝里的
胭脂花全部唤醒，已经通通盛开，回归本体。永
恒的世界在缤纷的花之海洋快乐绽放。一阵暖
暖的微风，稳稳地坐在含蓄的时间齿轮上，拿着
长长的纤绳，缓缓移动着，一不小心捎来了对面
桃林淡淡的甜味。我闭上眼睛和嘴巴，用指尖感
受着身旁每一处细微的变化。

灰白色的迷雾渐渐散开，我望着这条完整的
西川桥，勇敢抬起右脚，狠狠踹走了曾经抢夺太
阳及月光的温暖的双面镜，踏踏实实往家的方向
前进。

西川桥
□钟爱冉


